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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地

一月二十日钟南山院士面对在

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发出了“肯定

人传人”的预警，从那一天起，一场

与新冠肺炎抗争的人民战争在全国

打响了！习总书记发出号令，我们

的国宝级专家——钟南山、李兰君、

张文宏等很多人，顶着黑眼圈，精神

抖擞为国家打好这场战“疫”贡献智

慧和政策，新时代的白衣天使从祖

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治患者，中华民

族在这场战疫里，充分体现了不屈不饶，自强不

息，民族大团结的中国精神；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

捐款捐物，心系祖国……这一切让我无比感动！

祖国伟大！民族伟大！中国人民伟大！欣然命

笔，写下了以上三字经。

——刁承湘机关第三党总支退休老师（正处）

防疫三字经

长夜未央，

乌云逼侧令人绝望。

一颗星，冉冉升起，

引领青年前进的方向。

年少苦读，错食墨汁以为糖，

佳偶觅得，不觉岁月长。

新人婚礼着时装

抛下旧俗旧道，如抛下，

两千年来沉重的捆绑。

早稻田里博采众长，

沐浴马列之光，

燕曦园内冥思苦想；

《发凡》著成，三载寒窗。

峥嵘兮其峋，崔嵬兮其硌，

顶住万年的跌宕从容不迫，

是他坚实的脊梁。

崧高岩岩，维彼嵯峨，

封建思想束缚千年的蚕茧，

文字章法筑起层叠的迷宫

汉语之学无奈缠绵病疴。

借奇硕金睛,凭太虚骋望，

唯有青年热血一腔！

骖螭长汨，维彼骆漠，

浩荡的洪流涌起历史的波滔楫浪高歌。

《修辞学发凡》——文法森林里的指南针，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接力棒。

以语文为阵地，书生意气风华盛，

踏讲台，捍卫学生自由之权利。

有人说，他是学者，

有人说，他是政治家。

几十年奔走呼号，

只为奋起一个民族不屈的形魄！

1920年回乡的路上，

青山掩映，翠水环流。

简陋的柴屋里，点燃了一盏灯，

一盏昏黄的油灯。

这穹窿下的一点明星，

闪耀着革命光明的方向

敢把整个寒夜彻底洞亮。

盗火者紧盯着泛黄的纸页，

脑海中思绪波涛起伏。

迟目衡汉落，缓缓下河梁。

杼轴空停，绣石苔荒，

旧家藻井，万古销沉立斜阳。

百年匍匐，禾黍凄迷

月明孤影，汉苑烟浓断愁肠。

是“五四”革命划出惊涛狂浪，

在杭州一师奏响时代新章。

真理从黑暗浓重处磅礴迤来，

先生的双手，不敢放松。

六十多个寒冷冬日，

六十多个漫漫长夜，

先生的双眼熬红了，两手僵硬了，

仍牢牢握紧马克思主义的火把，

将那柴屋的星火拨亮。

是普罗米修斯的圣火，是真理的光芒，

《共产党宣言》——那薄薄的汉译本，

恰如奇花初胎，矞矞皇皇。

肇灵草以筳簨兮，曜五星于东方，

盛秋兰兮九嶷，韶音纷其乐康。

共产主义的圣火传遍了中华大地，

也燃烧到了流传了千年的汉语文法。

古老的话语已无力面对沧海桑田，

文学不再是权贵笔下的精致

转而书写百姓的篇章。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大学之中他鞠躬尽瘁日夜操劳。

新闻中文新学风，

薪火相传，深情不惘！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先贤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

一百年前，老校长择“任重”为字，

一百年后，老校长的精神，

在任重书院的师生之间薪火相传。

橙色的旗帜在复旦校园飞扬，

就像绚丽的青春在太阳下闪光。

凝重端庄的唐楷不失灵动之气，

如同严谨的治学精神

活跃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空气中。

在任重书院的日子，

充实而又愉快。

与导师围炉夜话，共读经典，

徜徉在浩瀚的书海。

在无数个星光灿烂的夜晚，

聆听人文讲座，

领略智慧的风采。

“力学如为山九仞，高须加一篑；

行仁若法海十分，满尚纳千流。”

修身养性，上下求索，

只为在走出任重书院的那一天，

成长为国之栋梁，

勇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托。

作育国士，恢廓学风，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碧血丹心志在天下事。

白衣仗剑长风道慨慷！

看天接地迥，洪荒禹迹，五岳苍茫；

听华夏行歌，水龙长吟，贺来新凉。

任重，任重，

赤心为我任重，

但有进兮不有止！

但有进兮不有止！

望 道 礼 赞
施懿城 赵晓文

我与钟扬老师的三面之缘

这一生，其实，我与钟扬老

师仅有三面之缘。原本是想写

写“我所见过的钟扬老师”，静心

一想，我也只是见过钟扬老师三

次而已。

第一次见到钟扬老师，是一

场学术报告，在西藏大学的阶梯

教室。钟扬老师在讲台上，我坐

在教室下。报告的细节内容已

经想不起来，但至今还记得讲座

的 题 目 叫《花 儿 为 什 么 这 样

红？》，是讲藏菠萝花的。

那一次，我们互不认识，我

不知道钟扬老师是“何方神圣”，

却只听得“花儿”有点意思。我

还记得报告结束，有两三位同学

在与钟扬老师交流。而我并没

有靠近，只是静静地离开了。那

时候，还没有养成听报告的习

惯，更不会想到母校西藏大学在

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能请到外面

的名师做个报告是多么不容易，

也自然不懂得珍惜。

那 时 候 ，大 概 是 2007 或

2008年，大一下或大二上学期。

时间有些久远，实在想不起来

了。但那晚讲台上的钟扬老师

的样子，忘不了，高高的胖胖的

黑黑的，口音浓重。那一次，我

更不会想到，我后来的命运，会

与这位作报告的老师有关！

第二次见到钟扬老师，是

2010年6月22日，自然是在西藏

大学，而见面也就十几分钟，那

时候，我们依然相互陌生。

我记得那天刚下课，学生科

团委的辅导员老师喊我去她那

里一下，原以为又有写稿之类的

工作安排。意外的是，导员老师

根本没说宣传部的工作，而是告

诉我，钟扬老师在三教二楼，让

我快上去找他。我当时其实是

有点“蒙圈”的，我都没搞清楚是

个什么事儿，我只记得导员老师

跟我说的关键词“保研”“夏令

营”“推荐信”。我呼哧呼哧跑到

二楼办公室，看到胖胖的老师，

在敲着电脑键盘。

那时候，我大三，因为当初

的报告，我记得他，而他还不认

识我。那一日钟扬老师简单跟

我聊了几句后，就给复旦物理

系的蒋最敏老师去了电话，因

为物理系夏令营的网站开放时

间刚刚结束不久。尔后，钟扬

老师在一张便签纸上给我写下

了他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我便

迅速离开了。

这个字条我是一直留着的，

可是我找过三次，都没有找到，

找了三次，我哭了三次。那一

次，我依然不知道我的命运会与

这位老师有关。后来听说数学

班有位同学再去二楼找钟扬老

师的时候，老师已经在去机场的

路上了。

正是因为钟扬老师的推荐，

给 了 我 到 上 海 学 习 的 机 会 。

2010年，上海世博会，于我一个

乡村出来的小女孩，想都没想到

会去世博园里看一看。而钟扬

老师却早已为我们来自西藏大

学的四个同学买好了世博园的

票！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才

知道这是钟扬老师自己掏腰包

的。如今他走了，却又没走！

那时候，我依然不知道钟扬

老师是“何方神圣”，印象还是胖

胖的黑黑的。但 2010 年 6 月 22

日与那位辅导员老师，我忘不

了，一如我今生永远忘不了钟扬

老师一样！有时候我时常在想：

或许，人的命运是否机缘巧合，

就差那么十几分钟。

第三次见到钟扬老师，是在

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报告厅的那

座教学楼，也仅仅是打了一声招

呼。具体是哪一年，实在想不起

来了。

还是一场报告，与第一次见

他时的报告不同的是：这次钟扬

老师不是报告人，而是主持人。

作报告的是多识活佛，应该是钟

扬老师的朋友。钟扬老师自然

是胖胖的黑黑的。这一次，我与

钟扬老师相互认识。

从第二次见面到第三次见

面，大概间隔了四五年吧，那些

年该是有无数次再见到钟扬老

师的“机会”，然而，那些年我却

似乎是一直在“躲”着老师。从

世界屋脊上的优等生变为平原

上的劣等生，落差不仅仅是“海

拔”，而是自尊“变态”地演化成

卑微。

我后来一直在想，这或许是

那些年一直“躲”着老师的原因

吧！然而，当我离开了西藏，离

开了上海，再想回去见见钟扬老

师的时候，老天却让我永远没有

了机会！

有段日子我也常常在想，

在学校的时候，倘若当初与像

钟扬老师这样的真老师有更多

的见面机会，或者珍惜每次见

面的机会，我可能会传承更多

的精神或者能量。抛开个人受

益方面而言，从社会贡献度上

来讲，或许那样更有人生存在

的意义价值。

记得有次与国岐师兄聊天，

我说我即便以后做得很好，钟扬

老师也看不到了！师兄却说：

“活得好，不是给谁看的。但你

努力改变，却是在告慰钟扬老师

的在天之灵！”

崔玉凤

本诗由任重书院师生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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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老师在西藏大学上课（截自《播种未来》）


